
青浦有一句妇孺皆知的方言，褒奖
一个人做事得体，办事有方，称之为“勒
浪”。它包含着把握时势、抓住时机、智
慧处事的意思，是对人行为准则的最高
评价。

在青浦，凡是有成就的达人都很“勒浪”——从
“不是青龙任水监，陆成沟壑水成田”擅长画马的治水
能臣任仁发、“畅想世博梦，黄浦江上造
大桥”的百年梦想家陆士谔，到曾经居
住于蟠龙古镇的徐光启家族沟通海内
外、引进海外科学技术知识，再到夏瑞
芳闯荡上海滩创办商务印书馆……他
们对新的事物总是跃跃欲试，勇于走在
时代的前面，善于把握潮流趋势，引领
时尚。

在大上海的蝶变过程中，凡是做事
“勒浪”的赶海者，都具有难得的工匠
创意和职业精神，将平凡的职业视为
奋斗的事业，把琐碎而繁忙的俗务做
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他们
寻求“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浪漫，讲究
实惠实用背后的格调。他们的身上
流淌着江河湖海奔流不息的追求精
神，以及江南文化中“耕读”向善的基
因。这些赶海者注重自身的人格塑造，
耕读传家，富有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
注重内外兼修的不凡情调、格调和腔调
的营造。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共生孕育，让他们时
尚，但不前卫，有些叛逆，却不偏激。务实和浪漫兼
而有之，相得益彰。
“勒浪”虽是青浦方言，但它凝聚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的江南与海派文化内核。永远“勒浪”的弄潮
儿，在浪奔浪涌中，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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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位同事上饭
店AA制聚餐。一位搞水产营销的同事
说，我再点一道新菜让大家尝鲜好吗？
不久一艘象牙色的木帆船模型载着红
白相间、层层叠加
的三文鱼刺身端
上来，带着一种
“漂洋过海来看
你”的神秘色彩，
使人眼前一亮。每片鱼肉红白相间，恰
似桃花映雪，橙红的肌肉被雪白的脂肪
线均匀分隔，红宽白狭，光泽莹润。蘸
着青芥辣和酱油入口，携着海水的清冽
和油脂的丰腴，一转眼风卷残云，“帆船”
卸空了。
三文鱼是对多种鲑科鱼类的英文统

称“salmon”的音译，主要种类有大西洋
鲑鱼、太平洋鲑鱼（包括大马哈鱼、帝王
鲑等）。成鱼体长60厘米至1米有余，两
侧扁扁的，是一种幼鱼生于淡水河，成长
后进入海洋生活四年左右，再寻根洄游
至淡水河产卵的溯河性鱼类。
我曾读过韩国作家安度眩的绘本

《鲑鱼向前冲》：秋季，一群鲑鱼从遥远
的海洋出发，逆流而上，避开了鹰隼、棕
熊等天敌的追捕，千里迢迢回到故乡淡
水河。书中主角是一对相濡以沫的鲑
鱼情侣：银光鲑鱼和明眸鲑鱼。最感人
肺腑的是结尾：母亲明眸鲑鱼以强大的
尾部在河床上刨坑，腹部被锋利的石头
划拨，血迹斑斑，但它依然劳作不辍，刨
出了凹坑，产下无数樱桃色的鱼卵。父
亲银光鲑鱼在旁边协助。而后，筋疲力

尽的它们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天职，双双
合上眼睛。这种一次产卵不回头的是太
平洋鲑鱼，大西洋鲑鱼一生则可产数次
卵。我们长江里鲜美的鲥鱼亦是春天从

大海“回家”的溯河
性鱼类，亦能产卵
数次。

如今，上海很
多超市的生鲜冷柜

中陈列着可以让顾客随意挑选的三文鱼
鱼片、鱼柳、蝴蝶片等。所谓蝴蝶片，是
一种刀法，指斜切到鱼片最后一刀时不
切断，让两片连在一起，打开后形似蝴
蝶展翅飞翔，很艺术化。好几次，我问
挑选的顾客是生吃还是熟吃？一般年
轻人会说，当然是生吃咯；年纪稍大的
人说，回去用黄油煎熟给小囡吃，或是放
入火锅烫熟自己吃。我观察这些三文鱼
一般是来自挪威的大西洋鲑，也有澳大
利亚的帝王鲑等，据营业员说这些鱼都
是养殖的。

早些年，我曾听本单位一位考察过
挪威三文鱼养殖的高工说，挪威三文鱼
养殖场多设于开阔海域与峡湾之间，
这里海水冰冷洁净，养殖网箱里三文
鱼仅占箱子容积的2.5%，留有宽敞的活
动空间。鱼卵在陆地工厂的淡水环境中
孵化，鱼苗达到成熟期（约1—2年），体
色变成银白，再转入咸淡水混合的水池
进行环境驯化，然后转移到海中的网箱
里，生长约1—2年，直至上市。它们
再也用不着像野生三文鱼那样千里奔
波了。

王坚忍

迷人的三文鱼

前几天，家族
群里有人发了张全
家福照片，二十几
年前的一张老照
片。这张照片我家
相册有，只是多年
没有翻开它，仅剩
一点印象。照片里
父亲坐着，母亲站
在他身后，父亲穿
着藏青墨绿横条纹
夹克，母亲穿黑底
小白花薄棉袄，他
们的衣服和样子，
都是我常常想起时
的样子。
那时他们都

已退休，用全部积
蓄在市里买了一套顶楼
的房子。照片里的他们
都还不到六十岁，没有很
老，脸颊饱满，略显慈
祥。特别是母亲，她往日
面容总是凌厉而略带凄
苦，照片里她从容自信，
还有些温柔，仿佛苦熬都
已结束。父亲略有不同，
虽然他也微笑着，很平
静，但平静底下有一种非
常深的悲伤，照片里的其
他人都没有这种悲伤。
他坐着，双手微握拳头放
在腿上。那时他已诊断
出肺癌两年多，当时癌症
就相当于一纸判书。是
否因为他的时间和其他
人的不一样，才在照片里
握着拳。
我不能很久地看父

亲，他的眼神里有末日，
有覆灭，有悲伤，还有深
深的寄予。我更喜欢看
母亲，她笑得多好，美好而
光明。对她来说确实是这
样，生活中只有父亲的病
这一桩事让她揪心，其他
一切都很舒心，还没有任
何阴影笼罩在她的命运
里。她诊断出癌症是十年

之后的事。
看了很久，保

存，退出去时，看
到群里又发了一
张全家福照片。
打开放大，熟悉又
陌生，先是看到较
年 轻 的 爷 爷 奶
奶。这张照片应
该是三十几年前
的，有爷爷、奶奶、
姑妈、叔叔、婶婶
和我的父母，还有
第三代，我大姐站
在最后排，十五六
岁的样子，接下来
是蹲在前排的堂
弟堂妹，没有二

姐，没有我。
我仔细看父亲和母

亲，很震惊，这是我记忆里
他们最年轻的一张照
片。他们并排坐着，四十
一二岁的样子，父亲很
瘦，还没有留胡须，穿一
件白衬衫，隐约显出里面
穿了一件白色背心——
这是他夏天最常的搭配，
我的书里收录了一篇写
他的《白色背心》，偏分
发，眉骨高，轮廓分明，略
有略无地微笑。母亲坐
在他旁边，一头不长不短
的卷发，也是一件白衬
衣，袖子挽到手肘处，左
手戴着一只手表，深色长
裤，一双平底凉鞋。母亲
的脸和后来的脸很不一
样，那时她非常瘦，我几乎
都不记得她那样瘦过，眉
眼谈不上美，但倔强而自
信，是不服输的一张脸。

两天后，照片里的叔
叔婶婶到深圳来，谈起全
家福，说都是在深圳的姑
妈回老家时拍的，我便问
最老的照片里为什么我
和二姐不在。原来那时
我家住乡下，从乡里到市
里要坐长途客车，还要过
轮渡，不容易，而且我和二
姐在上小学，大姐已辍学，
正在市里待着准备找事
做。因为这张照片，说到
了一些事。

当年姑妈难得从深圳
回去一趟，父亲和母亲来

城里团聚，照完相片回去
吃饭，母亲刚吃完就突然
大口喷血，不到一分钟人
就昏迷了，马上送医院抢
救。因为胃大出血，母亲
直接住院开刀，切了百分
之九十的胃。“要不是你
姑妈回去，你爸妈就不会
到市里来，你妈在
乡里的话，肯定早
就没人了，离镇里
的医院那么远，根
本来不及救。”叔
叔说。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经
常胃疼，疼起来在床上打
滚，但她从来没有去医院
看过，有段时间母亲不在
家，说是住院了，我和二姐
就在外婆家住着。叔叔
说：“你妈不容易呐，你知
道不，你爸当年要离婚，要
跟一个姑娘好，你妈劝不

动，只好来找我们。你爸
和那个姑娘是动了真感
情，他是真想离婚来着，我
和你四叔做样子打他，你
奶奶还说，不要真打，吓唬
你爸一下就好。”

突然想起，小时候我
调皮时母亲打我，打完后

她自己也哭，说要
不是舍不得我们三
个，怕我们没娘的
崽会受苦，她早就
自己死掉了。母亲
一生要强，倔强、清

高、坚强，以她的个性，确
实是为了我们仨能顺利长
大才咽下这些苦，还有背
叛。父亲温柔沉默的另一
面，是懦弱冷漠。母亲后
来几乎不说，她放下一切，
安心过日子，也保护了
我。父亲先她九年离去，
母亲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周

慧

两
张
老
照
片

摄

影

七
夕
会 4月底重返广东梅州，清风入怀，山水温

婉，缓步踏入熙和湾，视线落向古韵盎然
的花灯楼。恰逢落日西垂，霞光漫染，
为山河万物笼上一层温润鎏金。
落日浑圆如珠，花灯楼檐脊的金龙昂首

凌空，两相呼应，浑然凝成金龙含珠的盛景。
光影流转的刹那，我用航拍将这落日奇景定
格成永恒。

缪 强

金龙含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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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午，就有车为小区门
口的水果店送来一捆捆新鲜甘
蔗，在店门口郁郁葱葱地排成一
排。每到生意最红火闹猛的傍
晚，店老板会左手握甘蔗，右手持
一把锋利刨刀，麻利地去头掐尾
后舞动刨刀，刨一段截一段。不
一会儿，近三米长的甘蔗就成了
几根短棍，再放入榨汁器，柜台上
很快就摆上一瓶瓶新鲜的甘蔗
汁，按瓶子大小明码标价。“唰唰”

刨皮声成了店门口
手写广告“新鲜看
得见”的最好佐证，
于是时不时就有人
“来两瓶”，那排“甘

蔗林”也就每天焕新。终是斗转
星移，甘蔗消费已从苏轼“生啖青
青竹一排”的“使劲嚼”转为“有空
没空二三杯”的“休闲饮”，如此转
变尤受老少欢迎。
人工刨皮终是有

点累，于是店门口就
有了一台甘蔗榨汁
机。整根甘蔗从一端
“喂”入机器，另一端出来的就是
皮与渣；老板打开精巧铮亮的小
龙头，纯澈的甘蔗汁“潺潺”而来，
销路很是不错。有机器加持、甘
蔗由“啃”变“饮”就轻松很多。一
杯甘蔗汁在手，无论仰天豪饮，还
是小口浅啜，都是件很爽的事。

技术进步日日新，刨甘蔗皮这点
事也在快速迭代。
翻翻史书，发现“喝甘蔗汁”

颇有历史渊源，两千年前的贵族
侯门就已在开怀享用
了。先秦时期，称甘
蔗为“柘”，读音同
“蔗”音。到汉代才有
“蔗”字常与“柘”混

用，至唐宋时才成了甘蔗的专用
字。《楚辞·招魂》中的“胹鳖炮羔，
有柘浆些”记载，表明那时“柘浆”
也就是甘蔗汁已是饮品和调味
料。至于如何“柘浆”？大概率是
用石碾子碾压，也有水煮的，当然
这些有待考证。

从“柘”到“甘蔗”，让人口感
甜蜜的“甘”是极重要因素。多
年前曾在岭南生活学习，很多事
情淡忘了，但甘蔗靠“啃”肯定不
会忘。每逢收割甘蔗时，街头巷
角常常簇拥着一堆人“咔嚓咔
嚓”地边啃边聊两不误，地下满是
甘蔗皮和渣。现在想起来只感
慨：那时的牙口“真硬”。如今，每
逢高考季考场外就有举甘蔗的
送考家长、新婚燕尔就有拎着一
捆甘蔗踏入婚房的新人……“节
节高”的甘蔗给人带来甜蜜祝愿
和美好憧憬，所以每逢好时节好
心情好事情，畅饮几杯甘蔗汁又
何妨？

陈茂生

甘蔗汁

一听到“低视力”，人们的第一反应
是“视力差”。其实，在眼科学里，低视力
并不是简单地指“看不清”，而是有明确
标准的。

医学上所说的低视力，是指双眼中
相对好的那只眼的最佳矫正视力不超过
0.3。“最佳矫正视力”是指戴上合适眼镜
后的视力，
而不是裸眼
视力。很多
近视者的裸
眼视力可能
不到0.3，但戴镜后能够达到1.0，这些人
并不属于低视力。界定低视力时，以“双
眼中较好的那只眼”为标准，哪怕另一只
眼几乎看不见，只要较好眼经过矫正后
视力高于0.3，就不属于低视力范畴。

很多人把“低视力”和“失明”
画上等号，但实际上，两者并不完
全一样。世界卫生组织对“盲”的
定义，比大众理解更宽泛。只要较
好眼矫正视力低于0.1，或者视野
极度缩小，周边视野≤10?（即视野直径不
超过20?），就属于盲的范围。可见，盲一
定是低视力，而低视力不一定为盲。许
多低视力患者依然保留部分视觉能力，
只是看远、阅读、辨认细节或在暗处活动
会明显困难。根据程度，低视力还被进
一步细分为中度、重度和极度低视力；而

盲也分不同等级，全盲则是连光感都完
全消失。

对于低视力，并非束手无策。现代
眼科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治愈”，更重要
的是尽可能保留和利用现有的视觉功
能。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低视力，医生
会制定个体化方案。有些患者通过精准

验光和特殊
眼镜，可以
明显提升视
觉质量；有
些则需要治

疗原发疾病，比如白内障、黄斑病变或青
光眼等。除此之外，各类助视器也越来
越成熟，包括放大镜、电子助视设备以及
改善畏光的滤光镜等，都能帮助患者更
好地阅读、行走和完成日常生活。对于

低视力患者来说，治疗的意义不
只是“看得更清楚”，更是重新获
得独立生活的能力。能安全出
门、能阅读文字、能辨认家人，这
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往往就是生

活质量的重要支撑。
低视力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接受。

及时检查、规范治疗、积极进行视觉康
复，很多患者依然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
状态。真正需要摒弃的是“已经无能为
力”的误解。（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王一心

低视力不等于“看不见”

晚高峰的五号线挤得人喘不过
气，空调冷风已经吹起，裹着各种味
道飘在车厢里，耳机里的歌被报站
声切得支离破碎。索性摘了耳机，
听身边的碎碎念漫进来——这是
五号线最寻常的模样。
我旁边的座位上，两个扎着

羊角辫的小孩儿凑在一起，声音
不大，却清亮得能盖过周围的嘈
杂。矮一点儿的那个扒着扶手，歪
头问另一个：“信息茧房到底啥意思
啊？老师今天讲了，我没听懂。”高
个的小孩儿皱着眉，想了好一会儿，
语气特认真地说：“就是你老看一样
的东西，就像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
呗。我寻思了半天，我的茧房就是
小猫AI，天天给我推小猫视频，别

的啥也没有。”矮个小孩儿似懂非懂
地点点头。两人叽叽喳喳的，把车
厢里的沉闷驱散了不少。
列车到了中转站，上来两个人，

挨着过道站定，聊起来就没停，声
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干个乙
方，累就累吧，还得受气。”戴眼镜
的男人叹了口气。穿夹克的男人
慢悠悠地说：“都说甲方是山，乙方
是尘，可这生意本就是互相成全，
谁又天生该低眉顺眼，活成任人呵
斥的模样？”戴眼镜的男人点点头，

语气里满是无奈：“可不是嘛，昨天
那甲方，一点小事就吹毛求疵，张口
就骂，好像乙方就该是他使唤的。”
夹克男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沉了
些：“后来我才明白，有些傲慢从来
不需要道理。做人留一线，江湖好
相见。真要是把人逼急了，谁也落
不到好处。”戴眼镜的没再说话，只
是轻轻叹了口气，车厢里的报站声
响起，两人又聊起了明天要交的方
案，语气里依然藏着一丝不肯认输
的韧劲。
我靠在椅背上想，五号线有终

点，但这些细碎的闲聊、真切的情绪
却从未落幕。它载着懵懂的好奇，
也载着成年人的坚守，每一段不经
意的对话都是奔波路上的小注脚。

赵 葳

不经意的对话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